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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文史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我自1950年初调到外交部工作以来，多半
时间是在礼宾司度过的，曾亲耳聆听周总理的
教诲，目睹周总理的为人。

他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1965年夏，非洲某国元首来我国访问。北
京访问结束后，周总理又赶到上海同在那里访
问的客人继续会谈。客人圆满结束对华访问离
开上海回国时，按惯例，机场安排了3000多群
众欢送。正当周总理和上海市领导同志陪同贵
宾步入机场，在欢送队伍前绕场一周时，突然乌
云盖日，雷声隆隆，狂风大作。欢送仪式尚未结
束，雨点已落了下来。客人登机后，瓢泼大雨倾
盆而下，淋透了机场上每一个人。雷雨交加，总
统专机不能马上滑向跑道。周总理纹丝不动地
站在机前，执著地尽主人送客的礼仪。整个欢
送队伍看着周总理，也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
上。隐隐可见机舱内客人在挥手示意，请周总
理进候机楼。警卫同志为周总理打起雨伞，被
周总理拒绝了。大家都担心周总理的健康。大
概是认为礼宾官员上前比较合适，他们让我再

次给周总理送伞。我提起伞走
到周总理跟前，恳求地说：“总
理，挡挡雨吧！”周总理转过头看
了我一眼，严肃又慈祥地说：“群
众不也在淋雨吗？我怎能忍心
自己打伞呢？”听了周总理的话，
我心里一阵热乎乎的。

按原定计划，送走外宾后，
周总理留在上海处理公务，我们
工作人员在客人起飞后乘机返
京。这时，看着被雨水浸透的我
们，周总理当场指示，要我们先
回宾馆。回到锦江饭店，服务员
为我们送来了热腾腾的姜汤，并
说：“这是周总理嘱咐为你们准
备的。喝完姜汤赶快把湿衣服
换下来，我们好送去浆洗。”顿
时，同志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周
总理啊，周总理！大雨淋透了您
全身，您无动于衷，却为工作人
员作出了周到细致的安排。您
心里装着他人，唯独没有您自

己。

他总是为外宾想得很周到

1965年8月下旬，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
主席比期塔访华，在离京赴外地访问的当天上
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送走
客人后，周总理对我说，礼宾司总是喜欢安排大
项目给外宾看。当然喽，大项目不是不能给外
宾看，而是要看来访客人的具体情况。尼泊尔
多山多水，是内陆国家，交通运输存在一定困
难，当前以发展小型水力发电站较为有利，也较
合算。你们今后要注意。周总理一席话一针见
血点出了我们工作的不足。当时我们考虑到尼
泊尔水力资源丰富，有待开发，安排了客人参观
水电站，但却是大型的新安江水电站。回到钓
鱼台国宾馆，我马上给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挂长
途电话，将周总理对礼宾司的批评和指示告诉
他们，并请其报告省领导同志，研究补救办法。
浙江同志雷厉风行，在下午代表团抵达杭州时，
已调整了日程，增加了安排客人参观双龙洞小
型水电站。这个小水电站共有四级，规模不大，

投资不多，工程设备也不复杂，却解决了山上山
下大片居民的用电。外宾从山顶沿弯弯曲曲的
山涧小道，逐级参观，下到平地，参观也就结束
了。他们边看边感叹地说，修建这样的水电站，
我们的国家发展就会快得多了。很明显，他们
真正感兴趣的是双龙洞水电站，而不是新安江
水电站。

又如，1966年4、5月间，阿尔巴尼亚部长会
议主席谢胡来我国访问。在筹备这次接待时，
周总理针对阿尔巴尼亚地理形势和粮食不足的
情况，指示礼宾司一定要安排他们参观一个生
产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好是在自然条件很差的
情况下，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农副业生产
有较好收成，人民生活较前有明显改善的。对
此，北京市外办给予了大力协助，他们分路察看
了好几个生产队，礼宾司同志也一起去了房山
县等地。各队都各有特点，但都不完全符合周
总理的指示精神。后来，中央农办领导同志推
荐了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生产队。我把调查情
况和中央农办的建议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
理稍加考虑，即指示由王炳南副部长带公安部
一位副局长及我前往沙石峪，并指示空军司令
部派一架子爵号飞机和一架直升飞机送我们前
往。第二天我们到了沙石峪。王炳南副部长作
了非常仔细的调查和实地考察，认为基本符合
要求。傍晚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
总理听后露出了笑容，打趣地说：“你们是不是
说得好了一些？”大家不由得笑了。

周总理亲自陪同谢胡主席参观沙石峪，回
程还参观了王国藩大队展览室。参观中，谢胡
主席问得非常详细，周总理也不时提出问题，作
些指示，并同社员交谈。参观效果很好，超过了
我们预期的目的。谢胡主席表示：中国同志能
在如此贫瘠的山地上造出良田，生产粮食，栽种
果木，使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重返家园，过好日
子。阿尔巴尼亚条件比这里好，我们向中国同
志学习，也一定能生产出粮食来。他请周总理
送他们一部介绍沙石峪情况的纪录片，以便回
去号召并激励阿尔巴尼亚人民因地制宜开发山
区。

他是廉洁奉公的楷模

记得是1964年初秋，蜜桔收获季节，礼宾

司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礼宾司以周总
理名义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桔。我们在办理
这件事的过程中感到以国务院总理头衔赠送不
大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
很快得到周总理办公室答复：总理同意我们的
意见，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
向公家报销。听了这话我愕然不知所措，脱口
而说：这要花周总理多少钱呀！？当时我们认为
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
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因此没有考虑费用问
题。蜜桔本身不贵，但运费可观！周总理的警
卫秘书说，周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
元，尽量省着些用吧！我又是一惊，我们出的主
意给周总理添了麻烦了。我们的周总理真是世
界上少有的清廉的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
的分明。我心里十分不平静，找了几个同志商
量，既要按周总理的指示不花公家钱，又要千方
百计节省周总理仅有的400元。人多主意多，
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托便人带。这样省却了
昂贵的运费。事情办得相当顺利，王后接到礼
物后非常感激。

周总理生活十分简朴，多少年来，周总理出
国访问，按规定发给的服装补贴费，他从不领
取。1966年6月，周总理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
尼亚、巴基斯坦三国。考虑到他的衬衣大都已
破损，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他添置了两件衬衣。
到了国外换洗时，总理发现新衬衣，当即查问是
怎么来的，并批评不该这样做。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周总理一贯遵循的
原则。1965年，我们一架专机送外宾到上海出
境。在锦江饭店遇到了周总理的警卫秘书，交
谈中得知上海军医大一位女同志要到北京看望
邓大姐。我表示，明天我们是空机回京，她可以
同我们一起走。晚上，俱乐部礼堂有晚会，周总
理和工作人员都出席了，当我们来到礼堂时，偶
然地听到周总理在批评一位年轻女同志，意思
是说，她自己要去北京看邓大姐，就自己买票
去，不要沾公家的便宜。我当即意识到，这是由
我引起的。于是走上前去，向周总理解释，这事
是我的错，是我叫她明天一起走的。周总理犹
豫了一下，对我说，原谅你这一次，但到了北京
不要派车送她，让她自己乘公共汽车去。在机
上和这位年轻同志聊天时，我说我们常有空机
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她说，我可不敢再沾光

了，伯伯说了“下不为例”。这时我才知道她是
周总理的侄女。

1966年6月，周总理到巴基斯坦访问时，巴
方领导人给周总理送了一批芒果。使馆同志包
装成了三箱。回国途中，周总理到新疆视察我
国导弹基地。离开前，周总理嘱咐留下一箱芒
果给长年在沙漠工作的同志们品尝。回到北
京，其余的两箱分别送给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
中央领导同志。

周总理对礼品的处理极其严格。我在礼宾
司工作期间，接触到外国人给周总理送礼的数
量是很大的，但从未见周总理派自己办公室的
人或警卫人员到礼宾司取过礼品，总是要我们
上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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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戴 平平

1964年8月10日，周恩来召开家庭会议，教
育晚辈要过好“五关”。图为周恩来侄女周秉德
的现场记录稿

1952年夏，周恩来邀集在北京的亲戚为六伯父周嵩尧过80
大寿，并亲自下厨做了两道六伯父喜欢吃的家乡菜

新中国成立后，开国总理周恩来日理万
机，但他从没有忘记曾为抚育他付出千辛万
苦的八婶母。1950年初秋，周恩来的八婶母
杨氏和其长孙周尔辉被接到北京，留下了一
张从未公开发表的珍贵合影。

周恩来为何在新中国成立初就急于将八
婶母接到北京呢？这里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
故事呢？

这源于他年幼时对八伯一家的真实感
情。1907年夏天到1908年初，周恩来的生母
万氏、嗣母陈氏先后去世。当时，周恩来的生
父周劭纲在外谋生。10岁的周恩来带着周恩
溥、周恩寿两个弟弟与八伯父一家相依为
命。八伯父周贻奎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腿
疾，不能经商或务工。在家庭没有经济来源
的情况下，八婶母既要照顾丈夫周贻奎和自
己的儿子，还要抚养周恩来三兄弟，六口人生
活十分艰难。八婶母作为周恩来弟兄的实际
监护人，吃尽千辛万苦，幼小懂事的周恩来看
在眼里，感恩的种子一直埋藏在心里。

1918年1月8日，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得
知八伯父周贻奎病逝的消息，在日记中连续7
日记录下他对八伯父去世的感慨和悲痛。他
在1月 11日的日记中写道：“连着这三天，夜

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
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
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想到这里，我现在
唯有将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
去用功，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
的日子。”

1958年，淮安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王汝祥
到北京汇报工作，周总理在接见他时，特地提
到了自己的八婶母，深情地说出一个故事：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
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
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
大锣，满街满巷吆喝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
个小伙伴偷偷把船划到河下，婶娘守在码头，
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的船影。
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
我很怕，心想，这回少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
半句也没责怪，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
泪簌簌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
我忍不住也哭了……”

周总理长侄女周秉德曾回忆：我们的八奶
奶那次到北京后，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她说
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说话她也听不懂，所以她
住了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回淮安老家，临走之

前就在西花厅拍了合影照片，先是伯伯亲三
兄弟的家人和八奶奶一起拍的一张照片，等
于说是解放以后我们周家关系最亲密的人的
一个合照了。

周秉德记得，也就在同时，还拍了另一张
范围大一点的照片，增加了周总理南开中学
的同学常策欧和另外几位周家亲戚。

据提供这张照片的民间周恩来资料收藏
者称：照片右侧后排第二人只知姓沙，但不知
其名。淮安区周恩来文化研究会经多方寻查
得知，沙姓男子叫沙明，淮安三堡乡沙滩村人
（今淮安区漕运镇），就是他当年护送周总理
八婶母杨氏及其长孙周尔辉去北京的。

我们带上这张照片前往淮安区沙明之子
沙俊生先生住处进行了专访。谈及这张照片
时，已91岁高龄的沙俊生老人一眼就指向站
在后排位置的沙明说：“这就是我父亲，他曾
叫沙宝钟，解放后改名为沙明，确实是我父亲
将八奶奶护送到北京的。父亲曾对我们说
过，当时是从淮安运河码头乘船向南经扬州，
然后从南京浦口坐火车去北京的。父亲和他
们奶孙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又一起回淮
安。”

当问及为何是您父亲护送周总理八婶母
去北京的问题时，沙俊生老人回忆说：“当时
周家在淮安除八奶奶以及她儿媳陶华和周尔
辉、周尔萃两个孙子外，已没有直系亲属了，
有能力的周家男子早都外出谋生了。八奶奶
此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因我父亲与她老人
家的独子周恩硕是连襟关系，让我父亲护送
八婶母去北京是比较合适的。可以这样讲，
当时在淮安城内，与周家大院有亲戚关系并
交往密切的就是我们家。因为周总理嫡亲三
叔（家族排行称八伯父）周贻奎的独子周恩硕
是我的四姨父，其妻陶华与我母亲陶英是亲
姐妹，其长子周尔辉和次子周尔萃和我是姨
兄弟。”

沙俊生老人接着说：“我外公家在林集乡，
生有五个女儿，其中大姨母嫁到淮城，二姨母
和三姨母很早就因病去世了，陶华是四姨母，
我母亲陶英是老五。听四姨母说过，八奶奶
曾两次被接到北京，周总理曾想让她在北京
安度晚年，但八奶奶因信佛吃素食，又要每天
烧香敬佛，生活不太方便，最后是她自己坚持
要回来的。八奶奶年近80岁时因病去世后，
周总理特地写信给淮安县的领导，不仅结清
了八奶奶在县医院住院治疗的全部医药费，
还提出弟媳陶华等人今后每月的生活费由他
承担，地方政府不要再给予照顾。”

沙俊生说起自己知道的一些事：“解放前，
我就住在城内驸马巷的周家院内与大我一岁
的姨哥哥周尔辉一起上小学。四姨父周恩硕

很喜欢我，尔萃弟弟最像他父亲，他经常带我
们出去玩。四姨父当时先在县城做税务工
作，然后去林集乡教书，后来才知道，是周总
理带口信让他
不要为城内日
伪政权做事，去
参加新四军，在
淮安林集乡一
带就地开展抗
日运动。1943
年在乘船前往
岔河途中遇害，
年仅 42 岁。我
当 时 只 有 10
岁，八奶奶和四
姨母到处寻找，
连尸首都没有
找到。婆媳二
人仅靠做针线
活和微薄的房
租生存，尽管如
此，还要抚养尔
辉和尔萃两个
年幼孩子读书，
困难情景难以
想象。我们家
在三堡农村有

田，也时常接济一点粮食给她们。记得四姨
母经常纳鞋底，聚集一定数量后，总有人夜深
人静时来拿，后来得知是给新四军做的。解
放初，因运西老家发大水被淹，我们全家就迁
到城内周家大院里生活，我一直居住在这里
结婚生子，长达20多年。当时住在故居内的
还有胡姓、邵姓，以及我妹妹一家子等几户人
家，八奶奶从没有收我们家的房租。1976年，
周总理逝世后，因准备对外开放维修故居房
屋，我们这才全部搬出。”

谈到父亲沙明的有关情况，沙俊生动情地
说：“我们虽然与周家有亲戚关系，但对外从
来不讲，尽管后来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解放
前，我祖辈在外挣到一些钱，在老家三堡乡置
了一些地，后来祖父租给本村的佃户种地收
点租子，这实际上与我父亲没有什么关系。
解放后，在划成分时，我家很自然地成为地主
成分。在历次运动中，我们都成了出身不好
的人。尤其是我父亲沙明还被人诬告，坐了8
年牢，我也因此受牵连。父亲后来被安置到
县制盒厂工作，直到70岁去世。我们现在想
起这些事也很坦然，周总理的亲弟弟周恩寿
也曾遭受不白之冤，连自己亲哥哥的追悼会
都不能参加，我们家的这种事又算什么呢？
这都是特殊的时代造成的。”

珍贵的照片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既让
人们了解到周总理温馨亲情的一面，也让人
们看到周总理身上呈现出的中华传统孝道文
化缩影。

一张尘封合影背后的故事
邹 平

1957年4月19日周恩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的信

1950年初秋，周恩来与淮安亲属在北京西花厅合影。后排左起：常策欧、刘淑媛、邓颖超、
周恩来、周杨氏（八婶母）、王兰芳、周荣庆、沙明、郑崇实

1950年初秋，周恩来送别淮安亲属离京前在北京西花厅合影


